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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片原始森林，举目苍郁无边；一座“参

山”小城，尽显灵气悠然；一部记录着历史文

化的手稿，历经岁月沧桑；手稿封皮上浅浅的

“青苔”二字，隐藏了一段怎样不为人知的故

事？

消失的背影

在吉林省抚松县图书馆的地方文献馆一

厅正中，一方玻璃展柜内静静陈列着一本老手

稿，封面是一张陈旧的粉红色的彩纸，写有“人

参故事”四个字，已皴裂卷边，颇有年代感。这

便是著名学者汪玢玲的《人参故事》手稿。

展柜说明牌上写道：“抚松第一本《人参

故事》手稿，1958年收集整理，由中国民俗专

家曹保明大学时期的老师汪玢玲女士在抚松

支边工作期间整理完成，是图书馆最珍贵的

人参文化宝典。”这部来自67年前的老手稿，

看上去沉默无语，但在柔和的灯光映衬下，又

仿佛带着“参情”,与每一双望向它的眼睛，一

同回溯着往昔的时光。

这本《人参故事》手稿宛如一把钥匙，开启

了通往人参文化深邃世界的大门，串联起抚松

这座“人参之乡”的历史记忆与文化传承。

1993年7月的一天上午，天气炎热，抚松

大街上少有人行。静静的抚松县图书馆公共

阅览室，走进来一位50岁左右的中年人，他身

穿一件老式蓝色旧半截袖，有些土气，但很干

净，像一个朴实的村民。他从挎包里拿出一

块方方正正的红布，打开后小心翼翼端起一

沓稿纸，轻轻放在桌面上说：“俺来捐献这本

手稿。”

孟令东，抚松县图书馆原副馆长，如今已

经退休。据他回忆，第一眼看到这本手稿时

就觉得有些不同寻常，然而哪里不寻常又说

不上来。那个中年人擦着额头的汗水，用浓

重的山东口音说：“俺是泉阳镇的，这本手稿

是很不容易保留下来的，最开始存放在泉阳

林业子弟小学的图书室里，到俺家后还差一

点被烧掉，现在交给你们。”

泉阳镇是抚松县一个偏远小镇，以优质

矿泉水和森林资源而闻名，这本《人参故事》

手稿究竟是如何收藏在泉阳林业子弟学校

的，捐献人并不知道。经过简单交谈得知，曾

经的保管者是一位姓李的老师，也是捐献人

的邻居，在特殊年代这部手稿被秘藏在学校

图书室时政报刊的垫板下得以保留。捐献人

强调，《人参故事》手稿在他家里是依靠青苔

保存至今的。他浓重的山东口音，图书馆的

工作人员一时没有听明白，问道：“抬什么？”

捐献人以为他们不知道什么是青苔，随手拿

起读者借阅登记用的钢笔，在《人参故事》手

稿封面上写下“青苔”两个字，由于钢笔墨水

不足，他划了几下，说道：“不是这个抬，是苔，

青苔。”

图书馆的工作人员看明白了，但意思还

是没有弄懂，因为潮湿的苔藓是不可能包裹

保存纸张的。捐献人看出他们的困惑，解释

道：“俺爹是放山把头，苔藓是他放山打参包

子用的，堆在家里都已经干透了，1979年俺家

邻居李老师搬走时把手稿托付给了俺爹，俺

爹用打参包子的苔藓把手稿包起来，藏到家

里后仓房梁上。俺爹去世后，家里发生了一

场大火，后仓房被烧掉一半，但是这本手稿没

有被烧到，保存下来了。俺怕毁在手里，想送

到县里的档案馆，今天俺没有找到档案馆，打

听到你们图书馆也能保存书和资料，俺就把

它捐献给你们。”说完，便要离开。图书馆工

作人员想请他登记留下姓名，他迟疑了一下

说：“俺现在要去办事，下午再来吧，还有一些

东西要捐献给你们。”

看他这样着急，工作人员不好勉强。捐

献人转身脚步匆匆地离开，身影随即消失在

空荡荡的大街上。但是下午这位没有留下名

字的捐献人却失约了，之后几天，尽管工作人

员满心期盼，他依然音信皆无。更出乎意料

的是两年之后，又一场灾难再次降临到这本

珍贵的手稿上。

久远的时光

巍峨长白，吉林抚松，这方生态天地和隽

永山水成为人参故里，也是人参故事诞生之

地。人参，从古至今从来不是凡俗之物，被认

为富有灵性。参乡林海，几百年来闯关东的

开荒者与人参互相塑造着彼此，人参独特的

生命力透着一种无法形容的顽强，同时被赋

予浪漫的艺术性，至今留下无数传奇故事。

汪玢玲，东北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中国

民俗学泰斗钟敬文先生的弟子，出版过十余

部民俗专著，发表过上百篇论文，其中1959年

4月9日发表在《吉林师大学报》上的《试论长

白山区人参的传说》一文，被学术界认为是长

白山人参文化研究的开创性著作。

往事如参籽摇曳。汪玢玲在大学时代就

对“东北三宝”之首的人参产生了浓厚兴趣，

从此开始了一生的课题研究，起因和契机是

1958年7月全国民间文学工作者大会在北京

召开，会议提出民间文学工作“全面搜集、重

点整理、加强研究、大力推广”的十六字方

针。这次大会后，吉林省民间文学工作开始

有领导、有组织、有计划地开展活动，吉林省

民研会、吉林大学中文系、东北师范大学中文

系决定共同开展全省民间文学普查工作。

1958年11月，汪玢玲和7位吉大中文系的同

学加入“吉林省民间文学工作队”，风尘仆仆

来到长白山脚下被称作“人参王国”的抚松

县，进行系统的专题调查，挖掘的重点内容就

是人参故事。

来到抚松后，汪玢玲满怀感慨地写道：

“人参是吉林省长白山区特有的名贵药材，它

生长在深山密林，极为难找，这样视为珍宝的

特殊植物，在东北民间广泛地流传着优美的

传说，这些传说是十分诱人的。”

人参传说之所以诱人，与其生物特性和文

化属性息息相关。人参存在的历史超过6500

万年，是活化石一样的孑遗植物，在漫长的进

化旅程中，它相伴各类新生、变异、衰亡的物种

生命，以最古老的物种形态静静地存活下来，

只要环境稳定，它会一直存续到未来。

这一点从人们对人参的上百种称谓中就

可以看出：神草、鬼盖、人衔、地精、土精、海腴、

玉精、草妖……每个名字都透露出神秘气息，

其文化属性远高于任何一种草本植物。走访

抚松各个村屯，汪玢玲惊奇地发现，人参的吉

祥意蕴早已浸润在抚松寻常百姓的生活中，在

剪纸、刺绣、绘画、泡酒、饮食、礼品中，人参形

象随处可见。从口口相传的传闻里，人们想象

出来人参精灵藏匿莽莽林海，时常一闪而现，

又无影无踪；那些历经风霜浸润从深山老林里

传出的寻参故事，令听者如穿越时光隧道，悠

然心醉，梦回千年。

在抚松东岗国营第一参场参观座谈后，汪

玢玲与参农、放山人、故事家朝夕相处，还深入

到当时的万良乡和北岗乡调查，如饥似渴地记

录着，更进一步理解了为什么人参会在抚松人

心目中那样神秘而宝贵。她认为，人参传说充

满了丰富的人民性和浓厚的浪漫主义色彩，并

写道：“我们深深为这些故事的斗争意志和优

美清新的风格所吸引，在实践过程中更深刻地

体会到劳动人民不仅是物质财富的创造者，也

是精神财富的真正主人的道理。”

汪玢玲在一个月内收集了大量的民间故

事和歌谣，其中人参故事最多，不下百篇，同

时阅读了已经发表的一些人参传说，写下许

多调查文章和心得体会，形成了这本厚重的

《人参故事》手稿。

1958年春节前，即将离开抚松的“吉林省

民间文学工作队”向抚松县委做了一次全面

而具体的汇报。汪玢玲就人参故事收集整理

和研究情况作重点发言，引起了抚松县委高

度重视，同时也激发了抚松县文化工作者的

浓厚兴趣和责任感，决定大力挖掘人参故事，

出版专辑。

然而，《人参故事》这本手稿是如何留在

抚松的，又是如何流落到泉阳镇的，这已经成

了一个永久的谜团。

手稿的回声

《人参故事》手稿里记录了67年前什么

令人遐想的内容呢？细细阅读，可见汪玢玲

先从抚松县东岗镇闯关东史实调查入手，人

参成精的浪漫故事大多数是这些闯关东移

民或后代带着乡音讲述的，其中有很大一部

分主人公的形象是人参娃娃、人参姑娘、人

参老人。

《人参故事》手稿里描述的人参娃娃形象

十分善良可爱。他们长着苹果脸，一双水灵

灵的大眼睛，头上梳着小鬏，光着屁股，穿着

红兜肚，俊得不得了，常和穷人家的小孩子们

或地主家的长工“小半拉子”一起玩耍，并帮

助他们得到幸福，脱离苦难，故事情节浅显易

懂又具有鲜明的民族色彩，寓教于乐，给人以

无穷希望。

《人参故事》手稿中的人参姑娘形象光彩

夺目，富有浓厚生活气息。她们除了向往人

类的爱情和友谊外，也会有精神生活，还常去

人类社会看戏和赶集。许多讲故事的放山老

人像讲自己亲身经历过的奇迹一样，描述着

“老山客”下山，看见打扮得漂漂亮亮的人参

姑娘去看戏，戏散了，她们轻飘飘地跨过独木

小桥，“老山客”大叫一声“棒槌”，想抓住她们

时，人参姑娘却迅速不见了，“老山客”只抓住

一把人参叶子。也有人看见满脸褶子的老太

太领着几个“一顺水”的大姑娘去赶集，在铺

子里买花布，掌柜的收了钱晚上清点时，才发

现是价值昂贵的人参。还有的人参姑娘嫁给

了放山的小伙子，惩罚了不怀好心的老财主。

《人参故事》手稿中的人参老人形象十分

重情重义。这一类传说大多是常年山居的“老

洞狗子”或老猎人讲述的，这些老人都是独居

一人，无儿无女。他们口中的人参精也是以白

胡子老头儿的样貌出现，有时还会拎来一瓶

酒、一斤肉，相邀对酌，甚至帮他们找到人参凑

足盘缠，回山东老家去。这自然也是山居一辈

子的人幻想的生活。

《人参故事》手稿，展现了把自己一生都

交给原始森林的劳动人民的生活，在成年累

月看不见一个人的大山里，放山人做梦都会

期待老把头来指引方向，要是突然有个奇异

的小孩儿或聪明的姑娘来做亲人，那当然无

比幸福，这也是长白山人参文化产生的民俗

根源。

汪玢玲注意到以爱情为主题的人参传说

数量是最多的，通常都是“小半拉子”“小初

把”“小牛倌”这一类的劳动人民，故事情节开

展得非常有趣。她分析这种故事的产生实际

上是由于讲故事的放山人都是穷苦小伙子、

老人家，根据《东岗参场史》记载，民国年间到

东岗的参农几乎都没有娶上媳妇，被称为“跑

腿子”，甚至劳动一年连条棉裤都买不上，直

至新中国成立才有了幸福生活。这些人的命

运令汪玢玲唏嘘不已。

《人参故事》手稿还收录了“水参”“酒参”

“米参”“麻达山”“棒槌鸟”等30多个故事，对人

参传说正本清源做了记录，这与其后人为加工

的人参故事明显不同。如《木匠放山》，传说有

一个木匠去放山，别人注意地面草丛，而他却

仰头看树，看哪棵树适合做梁做家具，凑巧他

在树上发现了一棵六匹叶。这个人物形象令

人喜爱，比之后的情节相类同的“歪脖子放山”

“傻子看树得参”要真实朴素，没有对旧时代残

疾劳动者的嘲笑和挖苦，显得品质更高。

根据口耳相传的地方传说，汪玢玲翻阅

了浩如烟海的民族典籍，结合参农和放山人

遵循的劳动传统，详细梳理人参故事的脉络，

《人参故事》手稿浓烈的艺术魅力洋溢在字里

行间，呈现出多个民族的历史记忆和生活民

俗史，深刻隐喻了长白山地理空间特色，使山

区人民的自然信仰、生态审美、美好品德等文

化价值跃然纸上。

“青苔”的流年

沉实厚重的黑土默默无声。这本曾经被

保护在青苔里的手稿，也见证了逝水流年的

沧桑。

1995年，就是《人参故事》手稿存放于抚

松县图书馆的两年之后，抚松大雨倾盆，江河

水位暴涨，一场罕见的洪灾席卷而来，波及甚

广。当时，抚松县图书馆是一栋四层老楼，年

久失修，房顶漏雨，保存地方文献的办公室棚

顶一角在夜间的暴雨中坍塌。等第二天上班

时，抚松县图书馆原副馆长孟令东发现地方

文献办公室一部分文献已被雨水浸泡，那年

他还是一个30岁出头的年轻人，负责保管地

方文献归档工作，见此情景心痛不已，紧急抢

运时，发现放置《人参故事》手稿的书架虽然

被坍塌的棚顶砸倒，然而一张包裹老年画的

塑料布斜着压在上面，挡住了从棚顶流下来

的雨水。他小心翼翼掀开塑料布，《人参故

事》手稿竟然完好无损，更令人惊讶的是手稿

下面一摞地方文献已被浸上来的水洇湿，正

巧浸到《人参故事》手稿之下停止了，这本手

稿又一次幸运地保存了下来，仿佛与抚松有

着不解的缘分。

其实《人参故事》手稿与抚松的缘分，更

多的是体现在人文精神上。在抚松深入研究

人参故事的过程中，汪玢玲与抚松文化工作

者、民间故事家们成为很好的朋友，她严谨的

工作方式和深厚的理论基础使得人参故事研

究上升到文艺美学的高度。抚松县民间文艺

家、县委宣传部原副部长张克勤深受汪玢玲

学术影响，借助抚松县委委派的契机，组织全

县文化爱好者整理人参故事，加大初编力度，

终于在1963年由春风文艺出版社发行了《长

白山人参故事》一书，德国学者付马瑞、法国

学者葛芳姿及日本学者花井操都怀揣这本

书，来抚松研究人参故事。1978年，党的十一

届三中全会召开之后，文艺振兴和抢救工作

重新提上吉林省民研会日程，并于当年7月17

日召开省民研会第三届理事会，汪玢玲和张

克勤当选为省民研会第三届理事会理事，共

同提出人参故事抢救工作刻不容缓。汪玢玲

谈到她在抚松县东岗镇采风的往事，还在《吉

林民间文艺丛刊》第一期刊登了《什么是民间

文学》，肯定了抢救民间文学的重要意义，同

时建议抚松地区再整理一本人参故事，列入

吉林省向新中国成立30周年献礼的重大计

划。抚松文化工作者十分振奋，立即着手，但

当时各行各业工作千头万绪，新版《人参故

事》未能如期出版，到1980年1月最终由人民

出版社出版发行，这期间汪玢玲多次与张克

勤、张栋材等抚松文化工作者通信，关心指导

人参故事的整理选用事宜。

以《人参故事》手稿为理论基础，汪玢玲

十年如一日研究着人参故事，分别于1984年

5月19日在《吉林日报》发表《谈谈长白山人

参传说源流》、1985年10月在《吉林民间文学

学术论稿》上发表《关东三宝美学四论》、

1992年在《人参文化研究》上发表《人参源流

考》等文章，不断把吉林人参故事美学研究

推向新高度。2013年抚松人参故事被评为

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出版人参故事集达40

多部。

如今，这本来自抚松“参山”之中、被放山

人用包裹过人参的青苔保存下来的珍贵手稿，

在抚松县图书馆地方文献展馆柔和灯光的衬

托下，与民国时期的老把头、山参王雕像静静

地放置在一起，成为镇馆之宝，用流年岁月诉

说吉林人参故事的光辉历史与不朽文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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